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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有一位毅進學生有一天跟我說，他不知道自己的才能在那，也不知自己

來年升學上應該讀什麼科。事實上，每年這段時間，各院校有心再升學的學生都

會很苦惱這個問題。為了讓他真的向自己的興趣或將來發揮他的個人特質。我特

地請他一起去吃下午茶談了三個小時。談話的過程在此不加以詳說，大約就是我

從他自小選科開始談起，以及有什麼東西是他自己會自動接觸，沉醉其中。在平

常的相處中，筆者覺得這位同學的思維能力很強，而最終發現，這位同學本身很

喜歡思考及接觸一些高深理論的東西（雖然在毅進的選修中他選了電腦），於是

筆者大約給了他一個功課，要他去將各院校人文學科、社科院及經濟學的課程看

一篇，看看當中有沒有特別吸引他的。一星期後，他回來告訴我，發覺對社會學

及歷史學都十分有興趣，其次是新聞系。 

 類似的個案其實多不勝數。很多年輕人在求學過程中常常說不知道自己喜歡

甚麼或不知自己興趣所在，原因可以有很多方面，但是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原因還

是在於我們社會的意識形態。香港不論多少次經濟轉型，商科總是收生人數最多。

從前筆者要中三選科的時代，身邊總有一堆人因為不知自己想怎樣，或是聽別人

意見或跟朋友而選錯科，於是中五便會考不夠分；現在同樣的例子也有，筆者看

見不少因公開試成績差的同學，不是他們讀不了書或懶，而是他們當初選錯科，

或學校沒有他們善長的科目讀。更甚的是，有一些是因為不太懂得考試技巧，以

致於他們以為自己的才能不在於此，但事實可能是，其實只是考試問題，如果不

用考試，他們在那些科目範疇可以很出色。 

 提倡以「用思辨探究歷史，讓歷史成為大用」的臺灣大學歷史系學者呂世浩

在一次公開講座指出，為何從前古人認為歷史很有用而現代人覺得沒用呢，因為

從前古人學歷史，是學當中的帝王精英之學，是學管理國家、社會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現代的教育是工業革命以後因應社會發展而重整出來，學的是培訓工匠的

能力，因為經濟發展需要專業的技術人才，在當時也就是工匠。後來這個訓練技

能的模式套用到其他學科上，於是本身著重訓練人思維解難的人文學科，在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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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成無用之學。 

 當整個社會都在為經濟發展，說要推經濟培訓人才時，很自然所謂的人才也

就是當權者所需要的「工匠」。所謂有用者，也就是專業技能者。問題來了，專

業技能本身沒有不好，但這種發展長遠而言惡果就大了。 

 站於筆者的立場，沒有任何一科是沒有用的，每一科都總有它的價值。問題

在於社會，以香港這樣的金錢掛帥社會為例，人們很自然地將讀書與賺錢掛了勾。

書中自有黃金屋本是人之常情，可是現在的病態在於，人們往往不經思考，像羊

群般認為讀商科／商學院才有前途，但從沒有很多人為學子們分析過市場形勢、

供求，甚至基於每人的才能不同而好好做生涯規劃。於是，不少在公開試失手的

年輕人，以為自己讀不了書，或沒有才能信心盡失，做成這現象的，除了他們自

身問題，還有誰人要負責呢？ 

 然而，教育方針出現問題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換另一角度來看，其實一個

城市單一發展本身也不是問題，只要對焦，即使提倡工商為主人文為輔也不能說

其過。問題又在於當政府一味以推動經濟為政策方向，同時又提出優勢產業中有

文化創意藝術之類，甚至不理立法會而想進辦法推創新科技局時，不禁令人問一

句，究竟政府現在想做什麼。以創新科技局為例，已有學者指出，創新講求的是

思維上訓練，多是從人文學科培訓出來，而科技即是要理科，但香港文、理相關

的學科選修人數每況愈下，在所需的教育基石不足時，這個創新科技局能弄好

嗎？ 

 再來另一個例子，機場三跑問題的爭論持續了多年，專家有專家的看法，當

權者者也有當權者的一套。只是當中我們都知道，這類型的工程不能輕易上馬，

因為要處理的問題太多，空域、環保、居民等各樣問題不能草率行事，可是當權

者強推，猶為可笑者是某官員說施工時白海豚會避開船隻。於是，過了不久，剛

剛那隻被船重創而死的中華白海豚成為了對社會一個莫大諷刺。其實，要應對傳

媒也可以有很多說法，不知怎的，近來負責發表立場的官員卻總是說一些千奇百

怪的言論，引人發笑之餘，對事情有害無利。 

 其實，香港自翊為國際城市，但多年來的教育，卻停留於工匠式的訓練技能

者，培訓人才為商業社會服務。缺乏的，卻偏偏是政府最需要的管理社會的人才。

這一種「愚民」化的教育政策，在全球化新時代愈來愈不適用，當權者實在應改

變短視的目光，真真正正辦好教育，並將之與長遠政策落實配合，讓更多真正人

才為政府出謀劃策，與及為各行各業百花齊放的發展鋪路。只要辦好教育後，又

何需向外求專才呢？ 

原文載於《成報》3 月 25 日 A08 版 及 3 月 26 日 A10 「史‧識論事」專欄 

本稿將兩天內容併為一文，稍作刪改。 


